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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与家庭生活:新西兰中国新移民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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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流动个体的家庭生活在移民过程中会经历一系列嬗变，或得以加固或受到撼动，从而进一步被重

组和革新。在“移民与家庭生活”分析框架下，通过对新西兰华人社区为期两年的参与观察和对 80 位新西兰
中国新移民的深度传记式访谈，从阶层地位的维持、代际关系、家庭纽带与结构三个维度探讨移民历程对家庭
生活的重塑，聚焦于移民给家庭生活带来的挑战与困难，从而进一步解读移民之流动性的影响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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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社会基本单位，家庭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中观层次，链接着外部的结构性与个体的自主

性。在移民与流动研究领域，家庭生活一直是一个重要课题; 家庭为移民个体提供经济、情感与社会支
持( 张少春，2014) 。作为人生重大决策，移民海外的历程深嵌于家庭生活之中; 同时，家庭生活也在移
民过程中得以加固或受到撼动( Yeoh et al．，2002) 。也就是说，移民与家庭生活是两个不断交织的动态
过程( Hugo，2002; Lam et． al，2002) 。探究移民在家庭生活及其重塑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对于有着强
烈家庭观念的华人群体，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由于语言障碍、对当地社会文化规范的陌生以及与主流社会网络的疏离，移民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
往往会发生向下的流动( Cheung and Leung，2015; Ｒooth and Ekberg，2006) 。因此，本文第一个研究重点
是，探究社会经济地位下滑给居住在新西兰的中国新移民家庭生活带来的一系列变动和困难。对于移
民家庭而言，如何在流动历程中维持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已有一系列研究考察
了移民家庭成员之间如何在跨国空间中培养“远距离的亲密”( Asis，2002; Lam et al．，2002; Parreas，
2005) 。例如，Asis( 2002) 和 Parreas( 2005) 的研究显示，菲律宾女性移民通过打电话、写信等方式与子
女保持联系，并在无法团聚的情况下采取各种策略努力维持家庭的完整性。目前，绝大多数研究探讨在
跨国情境下移民父母如何与子女维系情感，但鲜有研究关注在全家共同移民的情况下亲子关系的变化。
基于此，本研究第二个考察重点，便是在中国新移民全家迁入新西兰之后，其家庭内部代际关系如何在

当地社会文化情境下发生重构。此外，愈加复杂的跨国移民活动会对家庭纽带与结构进行重组( Hugo，
2002; Parreas，2005; Qin，2006) 。“移民家庭”对移民个体来说，带来的可能是支持，也可能是限制。
Asis( 2002) 的研究表明，移民个体在家庭情境中经历了一系列内化，这些变化反之影响个体与家庭之间
的纽带，并进一步改变他们的移民体验。因此，本文第三个研究重点是，考察中国新移民家庭成员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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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家庭所经历的结构性改变，以及家庭纽带怎样伴随着流动历程被重新定义和改造。
在“移民与家庭生活”的研究框架下，本文将以新西兰中国新移民为例，从阶层地位的维持、代际关

系、家庭纽带与结构三个维度来探讨移民历程对家庭生活的重塑。1987 年，新西兰政府开始实行“人力
资本”导向的移民政策，向“非传统移民来源国”( 英国和爱尔兰以外的国家) 敞开了大门( Wang and Col-
lins，2016a，2016b) 。这一历史性变化反映了新西兰政府在移民体系上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即种族与国
籍不再是遴选移民的标准，而是开始通过对个人能力和其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所具备的潜在贡献能力

进行评估，选择“优质移民”( Wang，2019; Wang，2016a，2016b) 。自 1987 年移民政策出台以来，中国大
陆、香港和台湾一直是新西兰华人移民的三大主要来源。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受过良好教育、掌
握高级技术的中国大陆移民来到新西兰，在学界被定义为“中国新移民”( Ip，2011) 。在近 20 年时间
里，中国不仅成为了亚洲移民最大来源，也在 2013 年超过英国成为新西兰所有外来移民中占比最大的
国家。在 1986 年的人口普查中，新西兰 15% ( 奥克兰 22% ) 的人口并非本国出生，而且该数字仍在稳步
增长，该数字在 2013 年已经达到全国 25% ( 奥克兰 39% ) 。如果移民政策在未来 10 年没有发生重大变
化，那么预计到 2026 年，新西兰的亚洲人口增长速度将是总人口增速的三倍左右，人口总量将在同年接
近 79 万( Friesen，2015) 。
叶宋曼瑛( 2011) 指出，1987 年之后涌入新西兰的中国新移民，在中国至少是中产阶级背景，他们移

民之前在国内积累了相对雄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他们选择移民到新西兰的主要原因有三: ( 1 ) 为子
女( 未来子女) 创造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机会; ( 2) 追求更轻松休闲的生活方式; ( 3) 享受更宜人的自然环
境。同时，近十年来，与很多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华人移民一样，大批中国新移民在其流动模式和轨
迹上也逐渐呈现回流和跨国的倾向( Ip，2011) 。目前，针对来自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华人移民群体，众多
学者从其移民决策过程、定居问题、跨国流动模式等角度进行了探究 ( Beal，2001; Ho，Ip，and Bedford，
2001; Ip and Friesen，2001) 。近年来，一部分学者逐渐将研究重点转移到了大陆新移民。例如，李海蓉
( 2011) 从宏观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新移民在新西兰的就业情况、定居状况与政治诉求;邱志红( 2017 ) 则
在跨国主义视野下考察了新西兰新移民社区的多元认同; Liu( 2018) 的研究关注高度流动的中国跨国新
移民，探索他们在流动过程中对于“家”、公民、个人身份以及归属感等问题的体验与认知。Wang
( 2019) 则以“移民与世界主义”为理论框架，对中国新移民个体的世界主义形成态度和日常实践过程进
行了探讨，并从情感维度对其社交模式、身份寻求、流动战略和移民愿景进行了深层剖析。同时，Li，
Hodgetts和 Ho( 2010) 三位学者以及 Li 和 Chong( 2012) 的研究采用跨国主义的理论视角，考察了 60 岁
以上通过家庭团聚政策移居新西兰的中国新移民在获得社会福利和建立归属感中面临的困境。另外，
张晶晶( 2017) 探讨了在西方福利体制框架下中国新移民家庭的代际期待、代际互惠模式，以及家庭赡
养观念的转变。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移民家庭有着长期的“跨国战略”，他们通过“回流移民”“进阶移民”“环流移

民”来维持在原籍国和移居国的社会经济关系，获得更优质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在跨国社会文化网络
中，他们的家庭生活跨越地缘、文化与政治的边界，融合不同地区的生活方式，这反过来也塑造了他们对
家和自我身份的认知( Ip and Friesen，2001) 。本文将特别关注新西兰第一代和 1． 5 代中国新移民的家
庭生活，探究不同家庭是如何主动或被动地适应移居历程所带来的一系列转变。与此同时，本文将会探
讨移民家庭在迁移过程中被改变与重新塑造后，如何再书写流动个体的移民体验。

二、研究方法和样本构成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13 年 3 月至 2015 年 5 月所进行的针对新西兰中国新移民的定性研究。在此期
间，作者对奥克兰市中国新移民展开了为期两年的民族志研究，主要通过参与观察的形式融入到当地华

人社区，参与和组织了一系列帮助第一代中国新移民以及老年华人移民英语学习的志愿活动，从而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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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了解其在新西兰的日常生活体验、社交生活模式以及家庭生活状况。本文分析数据主要来自 80 个半
结构深度传记式访谈、田野笔记以及相关新西兰移民政策、政府报告和历史文献资料。
本研究通过广告、滚雪球以及社交媒体等多种方式招募访谈对象。受访者均出生于中国大陆，并已

获得新西兰永久居住资格或新西兰国籍。为了保证样本多样化，根据受访者移居新西兰的年龄，本研究
招募了两组受访者:第一组为在国内完成所有高等教育后移居新西兰的第一代移民，共 35 位，其中包括
17 位女性和 18 位男性，平均年龄 46 岁;第二组是在 6 到 16 岁之间移居到新西兰的 1． 5 代移民，共 45
位，包括 26 位女性和 19 位男性，平均年龄 23 岁。所有受访者( 除在读大学生之外) 均具备本科及以上
学历，在新西兰从业范围广泛，包括医生、律师、教师、工程师、巴士司机、餐馆老板、厨师、理发师以及个
体经营者等。
绝大多数访谈均由研究者本人在奥克兰以面对面形式进行，对于在奥克兰以外生活或者工作的移

民个体，则通过 Skype软件进行了视频采访。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提供了关于家庭生活的日常事例，包
括家庭成员关系、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住房与就业以及社交习惯。同时，研究者通过访谈关注
了移民个体身份认同、情感归属以及对原籍国和移居国在移民过程中态度的转变。本研究旨在通过 80
名受访者的叙述，透视“移民”与“家庭生活”之间持续交织且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下文将从阶层地位
维持、代际关系和家庭纽带与结构这三方面来探究家庭生活如何在移民历程中被重组以及改造。

三、阶层地位的维持

虽然新西兰中国新移民在中国有着优越的社会经济背景，但他们的移民过程仍然充满风险。许多
第一代移民受访者反映，由于家庭资产有限、难以进入主流社会关系网络、种族刻板印象和歧视，加之跨
文化交互能力较弱，他们在维持阶层地位方面面临一系列困难与障碍。在所有上述因素中，经济困难问
题凸显，尤其是在移民初期阶段，无论是社交活动还是生活方式都造成了限制，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和增

加经济收入成为工作和日常生活重点。2013 年新西兰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新移民无论是在全职就
业率还是兼职就业率上都低于新西兰平均水平，失业率则高于平均水平，且他们的收入远远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 见表 1) 。

表 1 15 岁以上华裔、亚裔以及新西兰人口劳动力市场就业状态

华裔 亚裔 新西兰人口

2006 年 2013 年 2006 年 2013 年 2006 年 2013 年
劳动力市场就业状态 比例( % )
全职就业 35． 7 40． 2 42． 4 45． 9 50． 1 48． 0
兼职就业 15． 2 11． 8 14． 5 12． 8 14． 9 14． 3
总就业人口 50． 9 52． 0 56． 9 58． 7 65． 0 62． 3
无工作人口 5． 9 5． 1 5． 3 5． 7 3． 5 4． 8

参与劳动力市场人口 56． 8 57． 1 62． 2 64． 4 68． 5 67． 1
不参与劳动力市场人口 43． 2 42． 9 37． 8 35． 6 31． 5 32． 9
总人口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数据来源:新西兰统计局( Statistics New Zealand)

第一代新移民受访者林太太( 35; 46;女;奥克兰) ①的叙述道出了她在移民新西兰之后家庭生活的
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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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备注:“35”为受访者移居新西兰的年龄;“46”为受访时的年龄;“女”为受访者性别;“奥克兰”为受访时在新西
兰居住城市。后文对此类注释的使用同理。



我们是一个移民家庭，有很大经济压力。每天早上睁开眼，第一个看到贷款。我们中国人，从
来不透支的。我们还要照顾也跟随我们移民到新西兰的父母。我和我丈夫想找份体面的工作，但
是那要比新西兰本地人难得多了，而且要费更大的努力去做好。想要去社交或者全家人一起度个
假对我们来说都很难，因为我们想把注意力都放在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上。确实，我们这一代人不
得不把家庭放在绝对首位。我们也不想被归类为二等公民，所以我们需要更加拼命地工作。
与许多其他中国新移民家庭一样，出于对先进的西方社会生活方式的向往和憧憬，林太太一家移民

新西兰，追求他们想象中的优质理想生活。然而，移民身份带来的劣势，包括语言不通以及在中国取得
的学历资格证明认可度低，往往使得他们陷于不充分就业甚至是失业的窘境( Wang，2019) 。他们不得
不牺牲所有业余时间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因而无暇顾及社交生活，从而也难以适应当地生活方式并融入

主流社会。
移民家庭在努力实现向上流动时所面临的挑战，也会对 1． 5 代移民个体造成不容小觑的冲击和影

响( Wang and Collins，2016a) 。一些 1． 5 代年轻受访者谈到，他们在读书时期与同龄的新西兰白人①接
触时会感到自卑，这种自卑影响了他们日后的跨文化交互能力和意愿。Ｒyan( 7; 28;男;奥克兰) 说道:

我们家刚移民到新西兰的时候，虽然谈不上很窘迫，但比起在中国的时候差了很多。和我那些
白人同学比起来，总会觉得很自卑。我住不起他们住的那种大房子，因为我们家都是租公寓，只有
很基础的家具。每次经过我那些新西兰当地同学的家，我都觉得很漂亮，但是我却没办法住在那样
的地方。哪怕是到了现在，和那些新西兰白人比起来，也还是会觉得自卑，所以我很难和他们有亲
近感。
很多定居奥克兰的中国新移民家庭都尽力选择生活在相对富裕和治安良好的城区，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他们想为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但同时这也让很多 1． 5 代移民个体面临同辈压力 ( Wang，
2019) 。上述 Ｒyan的情况表明，与新西兰本地家庭的差距让他明显意识到自己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下
滑，使得他在与同龄人交往时感到尴尬和自卑。不难看出，作为移民家庭，尽管父母为获得更高的收入
和体面的社会地位倾尽全力，但是，在这过程中阶层地位的难以维持，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子女的自我

认知与跨文化交往( Wang and Collins，2016b) 。
总体来说，阶层地位是在访谈中不断被提及的话题。移民是父母的决定，子女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掌

控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地点，但移居之后他们才是与当地社会交互更多的人。这种被动的状态加剧了他
们与当地同龄人的疏离感，使他们在社交生活中遇到额外的障碍，最终难以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 Wang
and Collins，2016a) 。

四、代际关系

移民家庭就像是一个“高压锅”，内部各种代际冲突可能会不断累积，直至沸腾，最后爆发( Zhou，
2009) 。在本研究中，移民父母( 第一代移民受访者) 和年轻移民( 第 1． 5 代移民受访者) 对职业选择、社
交和约会恋爱模式往往持有不同观点，而这些分歧都可能成为引发代际关系紧张与冲突的导火索。本
研究中大多数第一代移民父母，尤其在移居新西兰初期，都因努力维持阶层地位而经历过兼顾多份工作

的辛苦。我们不难看出，第一代新移民个体遭遇的经济和社交上的窘况，会给整个家庭笼罩上一层失落
和沮丧的阴霾，对亲子关系来说尤其如此。其中一位 1． 5 代移民受访者 Marvin( 9; 19;男;奥克兰) 讲述
了他的感受:

041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3 期

① “新西兰白人”是由 Pākehā所翻译过来。“Pākehā”本身为毛利语，意为“欧洲裔新西兰人”。作为新西兰人口主
要组成部分，Pākehā代表新西兰主导的社会文化规范。“欧洲裔”被视为是西方的、主流的、白种人的文化遗产和血统的
代名词( Bell，2009) 。



我父母非常忙，同时做几份工作。他们在中国本来有很体面的工作，现在却没了，我觉得很难
受。他们的工作日程太满了，我都没什么时间见到他们或者和他们说话。家里也很少温馨的感觉，
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说说话都成了稀罕的事情。我们原来在中国的时候，会去夜市，会有很多家庭活
动。但是现在，哪怕我爸妈在家，他们也都累得不想出门，我感觉和他们越来越疏离了。本地的那
些新西兰家庭经常会一起骑车、烧烤还有度假，但是我们都没有。
从 Marvin的叙述可以看到，移民对家庭生活造成了侵扰，也使代际关系发生了变化。Marvin的父母

除了通过长时间工作来提高全家的生活水平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Wang，2016a，2016b) 。与 Marvin 父
母一样，很多需要同时兼顾多份工作的第一代新移民父母无暇陪伴子女，导致亲子关系渐渐疏离。
Marvin对家庭生活的理解与期待，一方面来自他记忆中在中国时的生活，另一方面来自他对新西兰本地
家庭的观察和了解。对于许多 1. 5 代新移民受访者来说，被重构的代际关系、对之前在中国生活的怀念
以及与新西兰当地同龄人的差距，既会成为他们生活的障碍，也不利于形成和谐的代际关系( Wang and
Collins，2016a) 。显然，移民破坏了他们家庭生活原本的秩序，同时也使得适应当地主流生活方式愈加
困难。
在移民家庭中，移民个体常常在保留原籍国的文化特色与融入移居国的文化中游走。本研究中，

第一代和 1． 5 代移民对于新西兰社会文化规范的接受与适应能力有着明显的差别，所以代沟是亲子关
系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Zhou，2009) 。一位 1． 5 代移民受访者 Vickie( 8; 23;女;奥克兰) 说道:

我爸妈特别坚持中国的那套生活方式，家里所有东西都必须是“中国”的，吃什么、说什么都是
这样。他们没法理解新西兰化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不准我在晚上出去玩，希望我学工程而不是我
喜欢的艺术。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和一个白人男生约会，他们大概会“杀”了我。他们觉得白人男生
很花心……还说如果我和白人男生谈恋爱或者成绩下降了，一切就都白费了。我很想融入这里，但
是爸妈把这一切变得很难。
显而易见，在新西兰接受教育的 Vickie比父母更愿意接受并实践当地的社会文化规范和生活方式。

无论是学业、社交还是恋爱，很多中国第一代新移民父母们，都坚持用中国文化规范对子女的选择施加
压力或进行干涉，Vickie在学业和恋爱上的受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以，尽管在同一屋檐下，两代人却
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父母与子女对于生活的期待呈现“平行无交集”状态，这使得代际关系充斥
着矛盾与张力。
同时，由于第一代中国新移民遭遇了阶层地位下滑的困境，他们对子女在新西兰“获得成功”并以

此来提高家庭社会地位的期许更加迫切( Louie，2004 ) 。这不仅给年轻一代移民个体造成了很大的压
力与束缚，也对亲子关系有着严重的消极影响。本研究中，许多 1． 5 代受访者都倾诉了他们内心的压力
与苦楚，David( 10; 22;男;汉密尔顿) 沮丧地说到:

我和我爸妈根本没法交流! 我们想过的生活完全不一样。我喜欢玩音乐和跳舞，但他们想让
我做医生或者律师，我也因为这个事情和他们吵过很多次。但是他们总是说，“我们为你放弃了在
中国的一切，你这样子对得起我们吗?”每一次都是这一套说辞。可是这不公平，我没有主动选择要
来这里，那我为什么要为他们的决定负责? 我有权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但是太难了。我当然也
不想让他们失望，但是我自己也很痛苦。
在新西兰坎坷的生活历程令第一代中国新移民父母相信: 子女如果能在某些特定领域，比如科学、

工程、医学、商业和法律方面取得卓越学业成就，就能获得体面工作并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正如 Zhou
( 2009) 的研究所言，学业上的卓越被看作是中国移民家庭尽子女义务并为家庭增光添彩的主要途径。
未能实现父辈期望的子女会被视为是给家族丢丑，会遭到家人和亲朋好友的否定，甚至成为笑柄( Zhou，
2009) 。为家庭奉献的观念和中国传统的孝道伦理，让年轻一代中国新移民在无形中感到压抑甚至是窒
息。实际上，移民本身是父母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机会的一种流动策略; 然而，作为被动地服从父母
移民决策的 1． 5 代，却被强加了实现家庭抱负的责任，这种压力则可能进一步加剧代际关系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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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家庭纽带与结构

上述讨论事例表明，通过改变阶层地位及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移民历程最终会对家庭纽带与结构有

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尽管移民确实会给家庭生活造成紧张，但是只有极少受访者表示因为阶层地位下
滑和代际关系的张力会使家庭破裂。虽然部分 1． 5 代移民受访者表现出叛逆心理和行为，但他们内心
深处仍然最终愿意认可中国式家庭秩序，并明确地表达了对父母的爱与依恋。另外，许多受访者提到，
在移民过程中，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连结在很多情况下变得更加紧密，个体对家庭的归属感和依恋感也

愈加强烈。Lulu( 8; 28;女;奥克兰) 说道:
我小时候总是和爸妈待在一起，我们一家人一起移民来新西兰，所以我对父母有很强的依恋。

如果他们被别人歧视或者看不起，我也会觉得很难受。我会跟着我爸妈一起去元宵节或者去佛庙。
因为他们没有欧洲朋友，所以后来我也很少交欧洲朋友。只要我和家人一起在这边，我还是对中国
人社群的认同感更强。
作为生活在以白人为主导的西方国家的中国新移民，Lulu 整个家庭内部凝聚力愈来愈强。当她的

父母受到歧视，她也会感到难受和压抑;也就是说，移民家庭有一种自我保护的倾向，他们会根据种族来

划分交往的边界，在日常生活中对非华人群体的异己感也因此加深。但是不得不承认，这种边界的划分
会使得 1． 5 代移民个体在进行社会交往和融入时更加困难，从而很难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 Wang，2019; Wang and Collins，2016a) 。
另外，移民家庭夫妻关系的改变与重塑也是在访谈中呈现出的一个重要主题。有学者指出，移民历

程能够重新建构家庭中的性别角色与认知以及夫妻间的权力关系，从而改变家庭中的劳动分工( Degni
et al．，2006; Yeoh et al．，2002) 。Lucy( 31; 40;女;奥克兰) 对其家庭生活的描述就是很好的阐释:

以前在中国的时候，我丈夫赚的比我多，但是我现在赚的比他多。在这里不好找工作，所以他
现在只能做木匠。甚至小孩都感觉到了这个变化，现在他们都会来找我要零花钱去买东西。我和
我丈夫谈经济问题的时候都很小心翼翼，我也不想伤害他的自尊心。我知道他也不开心，但现在情
况就是这样，我们都想让孩子在一个完整的家庭里成长，所以就都只能接受。
在大多数传统中国家庭中，丈夫被视为一家之主，承担着供养家庭的主要责任。我们可以看出，上

述事例中夫妻间劳动分工的转换使 Lucy和她的丈夫都感到焦虑和不快。Lucy的丈夫来到新西兰后，职
业地位降低，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也减少，这使得他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地位降低。而对 Lucy 来说，她担心
的则是由于自己取代了丈夫养家糊口的角色，丈夫的自尊心会受到伤害。Lucy的例子表明，流动历程在
使整个家庭阶层地位遭遇挑战，同时，会逐渐改变家庭中传统的权力秩序;但为了尽力避免冲突并维持

家庭和谐，家庭成员往往不得不选择缄默、接受，并努力适应家庭结构的转变。
对于许多第一代移民来说，同时维持与在新西兰和中国两地亲人之间的情感联系绝非易事。在跨

国情境下，家庭稳定和情感纽带的维系过程是充满矛盾与障碍的 ( Svaek，2008; Wang，2016a) 。Dee
( 32; 56;女;奥克兰) 就经历了这样的挣扎历程:

我必须留在新西兰陪我的丈夫和女儿，但我又为没法照顾在中国的父母而愧疚。我离开中国
来新西兰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的，之前几年为了让家里生活水平高一些，我经常需要回国，因为那边

相对容易赚钱。但在那几年里，我都没有办法陪伴女儿，这让我怀疑甚至是懊悔当时移民的决定。
我一方面对新西兰没有归属感，另一方面又没办法回到中国，如果再不花时间来弥补我的丈夫和女

儿，这个家可能就要散了。我不想女儿觉得电话里才有妈妈。
为了照顾在中国的父母并且努力维持其家庭在新西兰较高的生活水平和一定的阶层地位，Dee 不

得不在 8 年里往返于中国和新西兰之间。作为妻子，她忍受着与丈夫长期两地分离的苦楚，并且要把抚
育孩子的责任全部交给丈夫;作为母亲，她却没有办法见证女儿的成长，只能“在电话里”做一个“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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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作为女儿，她为无法在中国对父母尽孝道而愧疚。除此之外，由于她过去在母亲和妻子角色上的
缺席，加之她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家庭中的性别权力秩序发生了反转。决定移居新西兰之后所经历的一
系列困惑、挣扎与失落，让 Dee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移民的决定，家庭生活的改变重塑了她对移民历程的
整体认知和体验。
本文认为，移民后家庭内部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和权力秩序都可能会被消解，从而使得家庭内部结构

发生重组。同时，虽然移民历程会促使父母子女之间产生特有的依恋，但很多情况下，面临阶层地位下
滑与代际冲突双重挑战时，维系家庭纽带的过程是充满挑战与撕扯的( Skrbi，2008) 。许多第一代中国
新移民不得不与配偶以及子女长时间分隔两地，这些情感联结上的改变给跨国情境下家庭结构的稳固

带来了诸多难题和不确定性( Wang，2016a)

结 论

本研究通过对新西兰华人社区的参与观察以及对 80 位中国新移民个体的深度访谈进行分析，探究
了移民流动历程如何重构与再塑移民家庭生活的三个方面，即阶层地位的维持、代际关系以及家庭纽带
与结构( 见图 1) 。

图 1 “移民与家庭生活”逻辑关系

第一，移民家庭在移居后往往面临着社会阶层地位下滑的窘境。大多数第一代中国新移民受访者
受到经济水平、种族刻板印象和跨文化交互能力的限制，难以进入主流社会并获得一份体面的职业。经
济上的困难导致了被迫成为“二等公民”的现实，从而对整个家庭的社交生活、身份定位以及社会归属
带来消极影响;对于 1． 5 代年轻移民来说，他们的自我认知与跨文化交互也受到来自家庭阶层地位下滑
的冲击。
第二，正因为阶层地位维持面临挑战，中国新移民父母和子女都承受着沉重压力和痛苦，这在某种

程度上加剧了代际关系矛盾。一方面，父母为了改善家庭财政状况忙于生计，家庭中缺乏必要的“优质
时光”，两代人之间沟通越来越少，代沟愈来愈深;另一方面，第一代新移民父母坚信学业上的成功是进
入主流上层社会的敲门砖，因而对子女抱有很高的教育期望，但这却让年轻一代背负上了沉重的情感负

担。此外，两代人对当地社会文化认同程度上的差异以及中国家庭传统的权力秩序也使得代际关系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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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愈发紧张。
第三，尽管移民过程中家庭生活的种种转变催生了众多代际冲突，但本研究同时表明移民历程会使

个体对家庭和家人产生更深的依恋，进而影响家庭结构的转变。当然，不可否认，对父母和华人群体的
过度依赖深刻影响 1． 5 代移民的社交习惯和模式，从而削弱了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能力与程度。
同时，家庭传统性别分工和权力关系也在移民历程中被消解和重组。对于许多第一代新移民个体而言，
移民意味着要在跨国情境下兼顾多重家庭角色和义务，这些都给家庭稳定与情感联结带来了一系列困

难与变数。
文章从以上三个维度阐释了家庭生活在移民流动过程中所经历的嬗变，表明三者之间不断交织与

渗透，共同刻画着家庭生活在移民流动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形态。即，跨越国界的流动历程深刻地影响
着移民家庭生活的秩序与结构( Yeoh et al．，2002) :一方面，移民历程改变了家庭生活的诸多方面，例如
家庭的组成与秩序、代际关系、家庭的阶层地位与经济状况、性别角色与权力关系( Parreas，2005; Qin et
al．，2008; Yamanaka，2005; Zhou，2009) ;另一方面，家庭经历的种种转变反过来会重塑移民个体的生活
体验( Asis，2002) 。
本文对于新西兰移民与家庭生活的研究，对于与其相似的澳大利亚、加拿大的中国新移民研究，尤

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证启示。新西兰作为西方英语国家之一，其移民体系与澳大利亚、加拿大有
很多相似之处:这三个国家都在上个世纪后半期相继对亚洲移民开放，并在世界范围内吸引“高质量”
技术与投资移民个体。本研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新西兰新移民虽然在国内已经积累了相对雄厚的文
化、社会与经济资本，并成为所谓的“被渴望”( desirable) 的流动个体。但总的来说，其移民历程仍然充
满艰辛与挑战，正如本文所揭示，他们的家庭生活会经历种种挣扎与矛盾( Wang，2019) 。作为一种家庭
战略，移民承载了全家对优质生活和向上的社会流动的期冀。然而，移民本身不仅仅停留在对流动的想
象层面，更是对流动进行实践的过程，所以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种种不可预料的风险与未知。在家庭的流
动空间中，各种关系、规范与想象被再造与重组;移民的光鲜图景背后，还有流动着的冲突、疼痛与酸楚。

［参 考 文 献］

Asis，M． M． B． From the life stories of Filipino women: personal and family agendas in migratio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2002 ( 1) 11: 67-94．
Beal，T． Taiwanese business migration to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 Ｒe-examining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in Australia-
New Zealand，edited by Maying Ip，25-44． Canberra: CSCSD，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2001．
Bell，A． Dilemmas of settler belonging: roots，routes and redemption in New Zealand national identity claims． The Sociological
Ｒeview，2009，57( 1) : 145-162．
Cheung，Chau-kiu and Kwan-kwok Leung． Chinese Migrants’Class Mobility in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15，53
( 2) : 219-235．
Degni，Filio． Seppo Pntinen and Mulki Mls，Somali Parents’Experiences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in Finland: Exploring
Social-Cultural Change within Migrant Households． Forum: Qualitative Social Ｒesearch，2006，7( 3) : 1-16．
Hugo． Graeme，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Family in Indone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2002，11 ( 1) :
13-46．
Ho，E．，M． Ip，and Ｒ． Bedford． Transnational Hong Kong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1990s． New Zealand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1，111( 1) : 24-30．
Ip，M． ( ed) ． Transmigra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from the New Zealand Experienc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2011．
Ip，M． and Friesen W． The new Chinese community in New Zealand: local outcomes of transnationalism．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2001，10( 2) : 213-240．
Lam，T，B． S． A． Yeoh and L． Law． Sustaining families transnationally: Chinese-Malaysians in Singapore． Asian and Pacific

441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年第 3 期



Migration Journal，2002，11( 1) : 117-44．
Liu，Liangni Sally． Chines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 Modernity． London: Ｒoutledge，2018．
Louie，Vivian． Compelled to Excel． Stanford，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Parreas，Ｒhacel． Long distance intimacy: class，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 Global Networks，2005，5( 4) : 317-336．
Qin，D． B． Our child doesn’t talk to us any more: Alienation in immigrant Chinese families．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Quarterly，2006，37( 2) : 101-119．
Qin，D． B．，N． Way and P． Mukherjee． The other side of the model minority story the familial and peer challenges faced by
Chinese American adolescents． Youth ＆ Society，2008，39( 4) : 480-506．
Ｒooth，D． O． and J． Ekberg． Occupational mobility for Immigrants in Swed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2006，44( 2) : 57-77．
Skrbi Z． Transnational Families: Theorising Migration，Emotions and Belonging．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2008，29( 3) :
231-246．
Svaek，M． Who cares? Families and Feelings in Movement．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2008，29( 3) : 213-230．
Wang，Bingyu． Emotions and Home-Making: Performing Cosmopolitan Sociability Amongst First Generation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2016a，25( 2) : 130-147．
Wang，Bingyu． Performing Everyday Cosmopolitanism? Uneven Encounters with Diversity Amongst First Generation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Ethnicities，2016b，18( 5) : 717-734．
Wang，Bingyu．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Becoming Cosmopolitan? Ｒoots，Emotions，and Everyday Diversity．
London: Ｒoutledge，2019．
Wang，Bingyu，Francis． L． Collins． Emotions and Cosmopolitan Sociability: Barrier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Amongst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2016a，42( 1) : 88-102．
Wang，Bingyu，Francis． L． Collins． Becoming Cosmopolitan? Hybridity and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Amongst 1． 5 Generation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Ethnic and Ｒacial Studies，2016b，39( 15) : 2777-2795．
Yamanaka，Keiko．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s of Nepalese transmigrants in Japan: split-households and dual-wage earners． Global
Networks，2005，5( 4) : 337-358．
Yeoh，B． S． A． Elspeth Graham and Paul J Boyle，Migrations and Family Ｒelations in the Asia Pacific Ｒegio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2002，11( 1) : 1-11．
Yeoh，B． S． A． Shirlena Huang，Theodora Lam． Transnationalizing the‘Asian’family: imaginaries，intimacies and strategic
intents． Global Networks，2005，5( 4) : 307-315．
Zhou，M． Conflict，coping，and reconciliatio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Foner Nancy ( ed)
Across generations: Immigrant families in America． New York，NY，U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9: 21-46．
李海蓉． 新西兰中国大陆新移民初探．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 1) ．
邱志红． 新西兰华人新移民的跨国实践．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39( 12) ．
张晶晶． 西方福利制度下新西兰华人新移民家庭的代际期待与伦理文化冲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7，( 1) ．
张少春． “做家”:一个技术移民群体的家庭策略与跨国实践．开放时代，2014，( 3) ．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周吉梅】

541

移民与家庭生活:新西兰中国新移民实证研究


